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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舞台剧，三尺讲台，台上青、老两
代检察官各司其职，演一出民法典宣传剧。

在 5 月 26 日院里演出的这出舞台剧
里，扮演母亲角色的是 25 岁的李萧珺。剧
中，她饰演的角色是居住权受到侵害的
后母。为扮演好这个角色，她温习了电视
剧《我的丑娘》里母亲翠菊的角色，大学
时她看这部电视剧，一边看一边哭一边
骂王大春的薄情。这个剧她久久不忘，如
今轮到她上舞台表演了，她希望也能达
到这个效果，让台下的观众同情她或者
是憎恶她的软弱，这样子民法典的宣传
剧才是成功的。

演绎的剧情由曾经办理过的案子改
编：父亲去世时留下遗嘱，房子由儿子继
承，但儿子必须保证让后母在该房屋中住
到闭眼那天，儿子信誓旦旦地答应了。不
久，儿子娶亲，两代人的生活观念发生剧
烈冲突。从骂猫打狗开始，直到发展成婆
媳之间的直接冲突。

舞台剧的高潮部分有一句台词：“房
本可没您名字，法律认的是产权证，不是
死人说的话。”讨论剧情时，参演的检察官
产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让儿子说这句
台词，有人主张让儿媳妇说。

支持儿子说这句台词的检察官认为，
所有家庭矛盾的初生，总有一位拎不清的
家庭成员，剧中儿子就是这个角色。按照
归责原则，由儿子讲这句台词正合适。支
持儿媳妇说这句台词的人则认为，不管归
责原则如何，家庭矛盾的本质是观念的冲
突，冲突中因为隔着亲情和伦理的关系，
总有一方要在家庭矛盾冲突中饰演恶人，
儿媳妇演了恶人。为贴合角色，台词就该
儿媳妇说。

争论的话题便渐渐延伸至家暴起源
的讨论，这样的争论让还是检察新人的李
萧珺觉得很有意义。因此在角色和台词定
下来后，她用力揣摩角色，希望可以演得
真实。真实才有力量，真实才能带来讨论。

距民法典颁布已经过了五年，各地都
在创新民法典的宣传模式，创新的原因几
乎都一样——传统的宣传效果不好。要把
民法典里的内容化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形式，于无声处浸润进听众的心。

演出当天，当婆媳冲突爆发后，看剧
的老年观众心有戚戚焉，两名老人的交谈
声传进了检察官耳朵里。

“我儿媳妇已经有意无意地骂狗，这
不是个好兆头。”

“这就是养猫养狗的好处，看吧，你都
发现了预兆。”

演出结束后，两位老人等着和检察官
说话，让检察官再给她们讲讲法。检察官
引导老人到“法律门诊服务台”前，开展一
对一普法。

检察官先念了法条“居住权人有权依
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
的用益物权”，然后又转化了语言，“得设
立一份合同，合同里得写明白让您居住”。

这一次演出效果是前所未有的，不是
演出结束人就散了，是看了演出的人等检
察官普法，所有参演的人都很受鼓舞。

演出结束后，检察官问观众们对舞台
剧的看法，回答最多的答案是：“这个剧看
得进去。”

复盘时，“看得进去”这一点便加入了
部门法治宣讲的工作要求中。

在李萧珺看来，好的舞台剧必须用细
节说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剧情设计没有
一开始就刻意制造冲突点位。从儿媳妇挑
拣“老柜子”开始讲起故事，老柜子其实是
后母观念的体现。儿媳妇觉得老柜子丑，而
老柜子对后母来说，却承载了往日的记忆。

两代人的观念冲突该如何处理，剧中
的后母未来又该如何生活？产生裂缝的亲
情该如何修复呢？检察官不知道。

不知道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故事的
结尾，检察官问观众：“如果您是这个母
亲，以后该如何在这套房子里生活？”看剧
的人三五成群地讨论起来，气氛浓烈。

“如果我们的剧能真正帮到一个人，
我觉得就是莫大的幸运。做到了这一点，
民法典的宣传才是真正走入了人心里。”
李萧珺说。

“我们知道民法典是社会的百科全
书，可是好东西老百姓一定会爱会用吗？
这个问题应该每一位法治宣传者都自问
一次，然后给出自己的答案。如果觉得自
己的宣传没能把好东西传进老百姓的内
心，那就向党的光荣传统取经，学学苏区
干部的好作风、好方法。”演出结束后，已
经 58 岁的罗忠兰检察官向年轻检察干警
传授她对宣传的体悟。

罗忠兰年轻时，领导向她讲党的好作
风、好方法时，曾说过一首江西兴国山歌，
她听了一遍就记下了。她背给年轻的检察
官听：“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
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

当年她的老领导解释共产党做群众
工作的方法就隐藏在这首歌中，“自带干
粮、着草鞋、夜走山路”，到老百姓家里后
讲的一定是老百姓的话。

舞台剧的名字叫《遗嘱的余温》，意思
双关，民法典保障老人的居住权，这是司
法的温度。传输的手段也要“温”，不是冷
冰冰地让你接受，而是把宣传转化进故事
里，让每一个观众一边看一边说一边问一
边讨论。
（作者单位：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戏里戏外
陈亮

在陕西省镇安县以西 20 公里的
云盖寺镇，有一座古寺，它坐落在秦
岭南北交界之地，自古便是连接关中
与巴蜀的交通要塞，这便是“有名堂
的云盖寺”，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赐
名，我的老家就在这里。

儿时的记忆里，我常与伙伴们在
镇上的老街里穿梭，无数次穿过那座
曾经香火鼎盛的云盖寺。老人们讲述
着这座古寺的往事，它始建于唐开元
年间，因常年云雾缭绕，形似“云覆其
上，若盖然”。

今年 3 月的一个清晨，我又一次
推开了云盖寺斑驳的木门。这一次，
我是作为院里“巾帼护文韵·检察绽
芳华”主题党日活动的参与者，与一
群女干警踏入这座承载着太多记忆
的 古 寺 。春 日 的 阳 光 斜 斜 地 穿 过 门
廊，在青石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恍
惚间，我仿佛看见童年的自己正蹦蹦
跳跳穿过这座院落。

如今的云盖寺已不再是儿时记
忆中那个热闹的场所。作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它大多数时间都安静地锁
着门，只在阴历每月初一、十五才敞
开怀抱接纳虔诚的香客。文保员老张
掏出那串古铜色的钥匙时，金属碰撞
的清脆声响在寂静的庭院里格外清
晰，像是开启时光之门的咒语。

左 厢 房 的 村 史 馆 里 ，一 件 件 老
物 件 安 静 地 诉 说 着 往 昔 。我 的 指 尖
轻 轻 抚 过 那 个 泛 黄 的 妆 奁 ，漆 面 早
已 斑 驳 ，但 牡 丹 缠 枝 的 纹 样 依 然 精
致如初。恍惚间，似乎看见某位新嫁
娘 对 镜 梳 妆 时 羞 赧 的 笑 靥 。旁 边 的
蓑 衣 上 还 沾 着 河 畔 的 潮 气 ，让 人 想
起 浣 衣 女 子 在 细 雨 中 的 身 影 。那 一
排排物件，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
活 生 生 的 情 感 载 体 ，它 们 让 我 深 切

体 会 到 ：文 物 保 护 从 来 不 只 是 守 护
砖 石 土 木 ，更 是 守 护 一 代 代 人 的 精
神家园。

右厢房里陈列的旱船、渔鼓让我
驻足良久。牛皮鼓面上细密的裂纹像
是岁月绘就的山水，黄铜锣镲把手处
透亮的包浆记录着无数双手的温度。
这些精致的民间艺术瑰宝让我想起
了办案时接触过的非遗传承人——
正是他们，让这些藏品有了魂。

大雄宝殿依然巍峨地矗立在院落
中央，但那扇崭新的朱漆大门在阳光下
泛着刺目的红光，与古寺沧桑的基调格
格不入。我的手指抚过门板上机械雕刻
的纹路，不禁想起小时候见过的那些精
美绝伦的古老门扇——那是用传统榫
卯工艺拼接而成，每一道纹路都沉淀着
匠人的体温与时光的印记。

文保员老张似乎看出了我的疑
惑，叹了口气道：“跟我来。”他带着
我 们 绕 到 后 院 一 间 低 矮 的 库 房 ，掏
出 钥 匙 时 ，那 串 钥 匙 在 阳 光 下 闪 着
冷冽的光。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
股 陈 年 的 木 香 混 合 着 霉 味 扑 面 而
来。在昏暗的光线里，几块布满锯痕
的 木 板 静 静 地 靠 在 墙 边 ，像 一 群 被
遗忘的老兵。

“这就是原来的殿门，”老张的声
音有些发颤，“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
改 作 政 府 办 公 用 房 时 ，干 部 们 缺 床
板，就……”他的话没说完，但我已经
明白了。那些被锯断的门板上，还能
清晰看到精美的浮雕纹样——莲花、

祥云、瑞兽，如今都被一道丑陋的锯
痕拦腰截断。我的指尖触碰到那些伤
痕，仿佛能听见文物无声的哭泣。

角落里，一块黑漆斑驳的匾额斜
靠在墙边，上面“大雄宝殿”四个字中的

“大”字被描了金，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
格外突兀。老张苦笑道：“这是好多年前
的事了，当时乡里觉得匾额太旧，要修
旧如新，但是刚描完第一个字，省文物
局的专家正好来考察，当场就叫停了。”

我蹲下身，仔细端详这块劫后余
生的匾额。未被描金的三个字虽然暗
淡，却透着岁月的温润。而被重描的

“大”字则像一张浓妆艳抹的脸，在古
朴的环境中显得分外刺目。老张说，
当时乡干部们还很不理解：“我们花
自己的钱把东西修漂亮点，怎么就不
行了？”

踏 入 大 殿 的 那 一 刻 ，那 面 残 存
的 壁 画 更 让 我 感 到 震 惊 。壁 画 的 悲
剧始于三十年前。老张告诉我，当时
乡里为“保护”壁画 ，决定用石灰水
整体粉刷 ，再重新画一幅画 。“老一
辈人都说，这是为了让菩萨们‘住新
房子’。”他的声音里透着苦涩。幸而
在 粉 刷 到 一 半 时 ，一 位 下 乡 考 察 的
文 化 局 干 部 及 时 发 现 并 制 止 ，才 保
住了上半部分。如今，一道触目惊心
的水平分界线将壁画生生割裂——
下半部分永远禁锢在惨白的石灰层
下 ，而 上 半 部 分 则 在 时 光 的 打 磨 中
愈发显得珍贵。

我仰头凝视，让目光一寸寸抚过
那 些 斑 驳 的 色 彩 。佛 陀 低 垂 的 眼 睑
上，金箔虽已氧化发黑，却在某个角
度仍会突然闪现出往昔的荣光。衣袂
处流畅的线条如水般倾泻而下，却在
石灰覆盖处戛然而止，仿佛被生生斩
断的瀑布。最令人心碎的是那些只露
出半身的菩萨，他们的莲花座、衣袍
下摆永远消失在石灰的白色深渊里，
就像被腰斩的文明。

弟子群像中，石青色的袈裟经过
百年氧化，呈现出从深海到浅滩般的
色彩渐变。这种因岁月而形成的独特
美 感 ，是 任 何 现 代 颜 料 都 无 法 复 制

的。我的指尖虚抚过墙面，突然想起
前段时间刚刚走访过的隔壁镇一个
清代寺庙——用丙烯颜料“修复”清
晚期壁画。庙祝还对几年前香客们集
资对寺庙进行翻新感到颇为自豪。

忽然，一束阳光穿过窗棂，正好
落在壁画中一条飞天扬起的飘带上。
历经劫难的金箔在光线中突然苏醒，
绽放出惊人的光彩。这一刻，我更加
坚定了守护的信念：我们办理的每一
起 文 物 保 护 案 件 ，都 是 在 为 文 明 续
命；发出的每一份检察建议，都是在
为历史发声；开展的每一次普法宣传
活动，都是在播撒文明的种子。

走出大殿，我回头望了一眼那面
残壁。在昏暗的光线中，那些斑驳的
色彩依然倔强地存在着，就像中华文
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后 院 的 石 刻 倒 是 保 护 得 不 错 。
记 得 小 时 候 常 和 小 伙 伴 在 这 里 玩
耍，把刻着字的石碑当迷宫钻。如今
这 些 石 碑 被 玻 璃 罩 精 心 保 护 着 ，我
蹲下身，辨认着儿时看不懂的文字。

“这是嘉靖年间的功德碑 ，”同行的
检察官助理小左指着碑文，“记载着
当年重修寺庙的善信名单。”阳光透
过 老 柏 树 的 枝 叶 ，在 碑 面 上 洒 下 跳
动 的 光 斑 ，那 些 深 深 的 刻 痕 忽 然 鲜
活起来。

离开时，春日阳光正当空，为云
盖寺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老张锁门
的声音惊起檐角的风铃，叮叮咚咚像
在诉说往事。暖阳中的云盖寺安静得
像幅古画。我知道，在我们的守护下，
这幅画会一直流传下去。就像老张说
的：“好东西要慢慢看，仔细护，日子
还长着呢。”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安县人民
检察院）

重回云盖寺
柯娟

梅松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最醒目
的 是 一 张 四 人 合 影 老 照 片 。那 是 上
个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梅 松 入 职 的 第 二
年，领到第一套检察制服，梅松和三
个 小 伙 伴 意 气 风 发 ，一 起 到 西 单 的
国 泰 照 相 馆 合 影 。国 泰 照 相 馆 是 当
时 北 京 最 好 的 照 相 馆 之 一 ，那 时 候
拍这样一张照片算是比较奢侈的消
费了。这张青春年少的照片，那身恍
若 隔 世 的 制 服 ，让 如 今 的 观 者 有 了
许多的沧桑感。

与梅松认识二十余年，不知道他
到检察院之前是做什么的，一直以为
他是学院派的法律人。“不是，就一临
时工。”梅松答。

1.
9月 28日，看守所。
梅松这天在看守所提审一起案

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黄一山，调查
一件昂贵的证物——一尊钧瓷滴水
观 音 的 去 向 。作 为 这 起 案 件 的 公 诉
人，他需要这个影响案件性质的证物
细节。讯问结束之际，梅松发现黄一
山欲言又止的样子。梅松是典型的北
京人性格，豪爽、直率、外向，大大咧
咧。但平时似乎有点大大咧咧的梅松
其实心思缜密，他的直觉和观察力让
他不止一次发现案中案、案外案的端
倪。这一次，他依然没有放过。

“你是还有话要说啊？别憋着，会
憋坏的。”梅松眼底掠过一丝笑意。

“我……我要是说出来，你要是
不管，那我就惨了……”

“你放心，如果跟案子有关，我们
会严格保密……”有人可以在短短的
时间内与被审讯者建立起一种信任，
梅松就是其中之一。很多人都认为这
是一种诀窍，其实这是一种责任驱使
的磨刀功夫——跟不同的案子磨，跟
不同的人磨。

接触各种类型的嫌疑人，在犯罪
人的世界行走，对每一个犯罪细节保
持警觉并条分缕析，有人凭借洞若观
火的眼力，有人凭借不怕麻烦、不怕
旁生枝节，梅松至少是一个不怕麻烦
的人。

“进检察院之前，我就是一个待业
青年。”梅松小时候太调皮了，下河钓
鱼、上树抓鸟，整天就是淘，就是不好
好学习，每天玩到一起的也都是调皮
孩子，“等我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
在 足 球 队 踢 过 球 ，在 田 径 队 天 天 训
练 —— 他 说 ：“除 了 体 育 ，我 没 擅 长
的。”父母双双下放，没人管的调皮孩
子只是本能地一级级混到了高中毕
业。1979年第一次高考失利，梅松无奈
之下，到父亲所在的出版社做了一名
临时工，这至少可以让他有口饭吃。

其实直到今天，梅松依然爱玩，
旅游、拍照、尝遍各种美食——尤其
是喜欢每到一地就蹲在大排档大快
朵颐，过足嘴瘾。但就从毕业的那个
时候起，那个只知道抓鸟逮鱼的调皮
孩子即将开始脱胎换骨……

那天在看守所，黄一山提供的看
守所中发生的索贿案件线索，让梅松
心头一凛：这就像一出戏剧，时间、人
物、地点俱全，不可能让人一笑置之。

然而，讯问结束时，对方却拒绝
在 讯 问 笔 录 上 签 字 —— 他 后 悔 了 。

“他被羁押着，检举羁押他的那个人，
如果遭到打击报复怎么办？这是最正
常不过的心态……”

梅松不得不再一次苦口婆心。认
识梅松二十年，一直知道他是个急性
子、嘎巴脆的人，但我后来知道，其实

他慢条斯理起来的时候最有杀伤力。
这就是梅松人生阅历中不一样

的 两 端 ，中 间 隔 着 时 间 和 空 间 的 距
离。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了从彼端到
此端的过渡呢？

2.
梅松手里把玩的是一块普普通

通的青白玉，价值不足百元。
那是很久以前，他的同行前辈送

给他的。前辈退休，给梅松留下了这
块玉。青白玉，取的是“清白”之意。这
两个字，梅松一直铭记在心。“玉不在
贵，它的寓意非比寻常。”梅松说。

梅 松 进 入 检 察 院 ，或 称 之 为 运
气，或可称之为命运。一个人的人生
轨迹像极了漂流，看你在懵懵懂懂的
时候撞到什么，更看你在奋力一跃的
时候抓住什么。

梅松在出版社做过校对，卖过挂
历，做过发行，“就是给书打包然后寄
出去”。后来回想起来，他觉得做得最
重要最关键的一件事是跟美工学画
画。他还报了一个绘画班，并且以成
为绘画班的优秀学员自豪至今。

1982 年，决定再参加一次高考的
梅松咬牙复习了一年。“底子薄啊，还
是没考上！”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很没
面子，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有点不好意
思。不过这一次与上次不同，这次恰
逢公检法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以高考分数划线遴选，梅松幸运地被
划在线内，他报了检察院。

面试那天，梅松背着画夹去了检
察院。

“又不是应聘去美院，背什么画
夹？”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朝他翻白眼。

“这都不知道啊？”梅松得意地一
笑，“我这不就是暗示我多一个技能
嘛！万一检察院缺画画的呢？万一检
察院想要一个出板报、墙报的人呢？”
年少时读书不长心眼儿的梅松，这次
长了一个心眼儿。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迈进了怎样
的一扇门。

果然，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时任
检 察 长 曾 岫 萍 看 着 他 的 画 夹 说 道 ：

“好啊，会画画，将来院里出板报墙报
就归你了！”后来的很多年，梅松果然
承担了墙报板报的写写画画，也真的
是学有所用。梅松对曾检一直心存感
激，这大概也是他此后职业生涯兢兢
业业的动因之一。

入职之后的梅松珍惜每一次学习
的机会。1985 年，入北京市法律夜大，
四年间，白天上班，每天晚上 5 点到 8
点上课。他同时报了英语大专，后来增
加了中国政法大学函授本科……

刚到检察院，作为书记员，梅松跟
着检察官“师傅”安丽云办理特大强奸
伤害案件，那些犯罪细节让初入门廊
的年轻人听得面红耳赤；刚刚开始接
触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监狱的犯人，
那些阴鸷的眼神让他不敢面对，心里
发紧。多年过去，他也带了很多徒弟。
恶性刑事案件那些血腥的照片，他用
曲别针别上，一帧一帧地看，让徒弟也
看。他说：“一般的案子你也许不用看，
但是大案疑案你必须看。你是公诉人，
法庭上律师跟你较着劲儿呢，两边打

得跟花瓜似的，没细节，你怎么应对？”
梅松曾经有过一天之内提审十

几 名 犯 罪嫌疑人的经历 ，那种在紧
张 的 交 锋 中 捕 捉 细 节 和 蹊 跷 的 能
力，是他的长项。他经办的不少案件
中 ，他 一 次 又 一 次 让 一 件 案 子 有 了
另外的突破。于他而言，一起案件就
像他看画布上 的 一 棵 树 ，无 论 枝 节
旁 生 还 是 藤 蔓 缠 绕 ，每 一 笔 都 需 要
看在眼里。

那个背着画夹、别着钢笔的年轻
人，经过一次次、一年年的淬炼，成就
了现在的样子：热情、缜密、严苛，甚
至狡黠……

3.
二十年前，我旁听梅松办的一起

抗诉案。
那天，被告人洪是开着他的大众

宝 来 轿 车 来 的 。在 此 前 的 一 审 判 决
中，法院对这名北京某医院医务处负
责人作出了“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三年”的一审判决。而这
一天，是此案经检察机关抗诉、法院
宣布判决的一天。

梅松在一旁肃然一笑，对我说：
“他大概以为庭审之后他会开着车回
去。但这次，他恐怕是回不去了！”

一审判决之所以判三缓三，关键
在于洪的名下另一辆蓝鸟车的认定。
针对检察官提出的“蓝鸟轿车为受贿
所得”的指控，洪辩称，自己和赠送他
蓝鸟车的某制药有限公司的北京销
售部经理董某为情人关系，蓝鸟车是
董某心疼他每天挤地铁上下班而自
掏腰包赠送的情人礼物。对此，一审
法院作出“蓝鸟车属受贿依据不足”
的判决。终审这天，4 名证人也证明洪
和董某确实是情人关系：董某为洪怀
过孩子，后来做了人流；总看到董某
和洪一起吃饭，情状亲密……

多年后梅松还记得我提到的这
起案子：洪收受了董某两次“好处”之
后，让董某为他购置一辆奥迪轿车。
为保住这一药品销售源，董某向制药
公司总经理方某作了汇报。“奥迪太
贵！”方某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满足洪

“部分要求”，双方各让一步，制药公

司为洪添置一辆介于大众捷达和奥
迪之间的尼桑蓝鸟轿车。

“购车款是以公司名义从制药公
司的财务账上支出的，该事实有公司
销售经理、法定代表人、会计的证言，
该公司财务说明、支出证明、存款日
记账、转账支票存根、汽车购置证明、
购车发票等为证。”二审开庭，梅松将
桌上的卷宗轻轻一拍，“购车不是私
人馈赠，而是公司行为，目的是什么，
这还看不出来？”

法庭当庭判决，判处洪有期徒刑
十年。听到判决的洪骤然失控，拒绝
在判决书上签字，疯了一般在法庭上
大喊：“我是被药厂陷害的！我是被他
们陷害的！”

我朝公诉人席上的梅松看去，他
朝 我 翻 了 一 个 大 白 眼 。我 恶 趣 味 地
想，按他的调皮秉性，会不会心里在
想：哼，小子，跟我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经常逛到
西城区检察院听故事。那时候我还不
认识梅松，那时候西城区检察院在距
离西单不远的二龙路，与法院合用一
座破楼。那个故事说的是检察官在办
公室提审一名犯罪嫌疑人，结果犯罪
嫌疑人趁一名检察官转身给他倒水，
跳起来撞开窗口跳出去，另一名检察
官手疾眼快，一把薅过去却只扯下了
嫌疑人的大衣。金蝉脱壳的嫌疑人跳
出窗外，然后狂奔……

多年之后我与梅松闲聊起这个
故事，梅松乐了。

“哈哈，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案
子了！你知道那个逃跑的家伙跑哪儿
去了吗？不知道吧？隔壁就是公安分
局，这家伙直接就奔公安分局大院去
了……”那天梅松正好也在提审，听
到有人叫嚷和吵闹声。

我认识梅松的时候西城区检察
院已经搬到了平安里西大街的官园
附 近 。最 早 的 北 京 官 园 是 花 鸟 鱼 虫
市场，西城区检察院搬过来的时候，
官园已不复当年的模样。世事变迁，
后来西城与宣武两区合并，西城区检
察院也已搬到现在的新街口西里。然
后是入额、转隶，经历了这些变化的梅
松这样的“老人们”，注定一次次地磨
炼着 自 己 ，直 到 最 后 如 透 彻 世 事 与
人生的老僧人般坦然、淡定。

梅 松 第 一 次 出 庭 是 1986 年 3
月 ，以 助 理 检察官身份出庭支持公
诉 。“我们院的朱丽陪我去的 ，我们
选 了 一 起 盗 窃 案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练
手。别人也许没听出来，但是我知道
自 己 的 声 音 颤 抖 ，会 出 现 停 顿 、重
复。”他紧张得生怕出 一 点 点 纰 漏 ，
嗓子冒烟，小腿哆嗦。出庭两三次以
后，他再不紧张了。

至今梅松依然记得多年前第一
次到刑场监督，目睹罪大恶极的罪犯
被一枪毙命的情景。他也会提到凶杀
案现场那些残酷的场面。他说：“如果
事 后 真 的 有 人 中 午 请 你 吃 肠 粉 、肉
饼，你还真的就吃不下，哪怕到现在，
你也抹不掉那些场景。经历这些事多
了，你就通透了。”

7 年的公诉生涯之后，他又在批
捕部门工作 5 年。1995 年，孩子就要
出生之际，他申请到政治处工作了 5
年。给院里出板报出墙报就是在这个

时期，不过他最大的收获，是潜下心
来看了很多的书。他说：“我知道必须
充 电 了 ，这 个 职 业 要 学 的 东 西 太 多
了，一辈子都学不完。”

2000 年，他迎来一次大考：那是
全市统一考试，西城区检察院第一批
考上 6 人，梅松是其中一个——他被
任命为主诉检察官，此后回到公诉岗
位。这一次，他为自己的公诉人生涯
又增加了 12年。

这也就理解了此后进行的司法
改革中的检察官员额考试，梅松虽然
已算“高龄”，依然没有放弃……

4.
“我送卷宗的车怎么没了？”那天

我到西城区检察院闲逛，梅松正满处找
他的手推车。他的手推车上系一根红绳
子，免得跟别的手推车混淆，好认。

那时的梅松在案件管理部门工
作，“主要盯流程，盯程序”。手推车把
卷宗送过来，他一摞一摞审查，然后
再推车送走。每天走廊里他推着车的
身影，算是独属于他个人的风景。经
历唇枪舌剑、暗流涌动之后的他，淡
定得让我觉得有点无聊。

喧嚣之后归于平静，那种法庭上
的火热似乎已隔世。

我还记得黄廷山、谢虎这起“全
国检察机关优秀诉讼监督精品案件”
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是，释放谢虎的那
天，谢虎固执地要求与梅松合影……

一位年轻姑娘在一家酒店工作，
负责管理厨房每天外购肉菜所需钱
款账目的进出。有一天，餐馆老板竟
然让她陪酒，她断然拒绝，老板停发
了她的工资。姑娘忍无可忍，卷走手
头钱财跑了……

梅松发现，涉案原始票据上有明
显 涂 改 痕 迹 ，本 该 是 阿 拉 伯 数 字 的

“1447 元”，首位的“1”添加笔画改成
“4”；同样，还有将票据数字上的“3”
改成“5”等等。餐馆老板串通财会及
餐馆人员栽赃报复那名忤逆他的意
愿又卷款出走的姑娘，伪造数据，报
案称失窃钱款逾万元……

事隔多年，已经退休的梅松对此
依然难以释怀。

曾经有人问梅松，检察官是做什
么的，他的回答总是：“让有罪的人进
去，让没罪的出来。”梅松立功多次，立
功受奖大多因案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而来，一般人反而忽视梅松最为看重
的无罪之诉——以不起诉结案的案
子。其实，梅松作为公诉人办的最后一
起案件，最终也是以无罪无诉结案。

在梅松的抽屉里发现一张张的
剪贴纸 ，每张都密密麻麻 。“那是当
初准备入额考试用的。”他得意地一
一 展 示 ，“ 那 段 时 间 把 考 点 都 写 下
来 ，走在路上、坐公交车 ，都拿出来
看。年龄大了记性不好，所以看一两
遍不管用。”

长期的高负荷，身体承受的压力
及后果超出了他的预料。在一次首都
媒体对执法者健康状况的调查中，梅
松“有幸”作为样本——高压 160。这
是梅松生平第一次量血压，他没有想
到，自此以后就被戴上了“高血压患
者”的帽子。

2014 年，梅松诊断出脑梗。但
2017 年，在前一次入额考试失利之
后，他第二次考试以第三名的成绩
入额。梅松从来没有过行政职务和
级 别 ， 他 说 ：“ 我 做 了 三 十 年 检 察
官，我不能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
失去它！”

西城梅松
一马

云盖寺一隅

任何时候都意气风发


